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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电子信箱给freeget.ip@gmail.com发电子邮件(主题不可空白)，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地址。突破网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了解更多真相！ 





凡是“三退”的都躲过了这场灾难





截至2015年11月初，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2.18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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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学员善劝中使馆官员





【明慧网】罗智慧女士，今年六十四岁，原石市桥西粮站职工。因为坚持信仰修炼法轮大法，十六年来，曾被非法关押二十多次、非法送精神病院、非法劳教、非法判刑等，给罗智慧一家带来了无尽的痛苦与悲伤。


二零一五年六月八日，罗智慧女士将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发往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六月九日即被两院签收。


罗智慧女士修炼前，身体有多种疾病贫血、心、脑供血不足、颈椎增生等，一九九七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不知不觉全好了，心态有了很大的变化，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婆媳关系和睦。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底，罗智慧女士曾拿出一千元钱给石家庄市团委赞助贫困山区，当市团委问她的名字时，罗女士告诉他们以法轮功名义登记吧，是李老师教导我要做好人，是修炼了法轮功我才这样做的。


以下是罗智慧女士控告的事实和理由：


被非法拘留：关铁笼子、扇耳光、长时间戴铐等


一九九九年十月，我依法进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坐地休息时，无故被抓。因拒绝说出姓名、地址，在天安门分局被上背铐、坐土飞机，心慌腿抖，吐了一大片，全身冒汗跟水洗一样，眼看快晕倒了，解开活动一下，又铐上了，警察边踢边逼问，直到铐子上到最紧。打开后，手铐的牙子勒出的血印深深地吃进肉里，并被关铁笼子四次。后我被非法关进了北京西客站拘留所和体育场。


有一天，我被一承德中年男人狠狠抽了两个耳光，当时眼就花了，脸也变了形。打完后警察不敢让我回号房，在他的办公室罚站了好长时间。十五天后，被逼交出二、三百元钱，又送到廊坊拘留所，继续非法关押。


就在我被非法拘留期间，石家庄友谊大街派出所、居委会、办事处，还有我单位受上级严令必须到北京找我。他们强拉上我丈夫共去了四趟北京、一趟保定、一趟天津，花去五、六千元之多（费用全部都由我丈夫承担）。


后来，我被押回到石市友谊大街派出所，非法关押四十天。我被铐在椅子上七、八天，去厕所也不解铐，只好连椅子一块搬到厕所去。连日的折磨，腿肿得比原来粗了一倍，根本就蹲不下，毛裤也脱不下来。年底，我被放回家，才知是丈夫被勒索三千元钱（后要回）。警察还威胁我：“如再去北京罚一万五千元，没钱，把你丈夫工资、房子抵押。”此后，经常被二十四小时非法监控。


被关押于庄北空医院精神病科：绑死人床


二零零零年三月份两会期间，居委会的张攻兰带几人闯进家中，骗我说“你要上访有人接待你。”我不去，被从四楼强拉硬拽，强行塞进早已准备好的车里，谁知他们竟把我送进了城角庄北空医院精神病科，在里面，我被绑死人床、强行灌食，大约十几天后，被放回。


两次被石家庄劳教所非法劳教共三年多


二零零零年五月，我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被友谊大街派出所送石家庄劳教所四大队非法劳教一年，因不穿号服，不干活儿，戴手铐，罚站，蹲墙根，被普教打嘴巴、严管。在关禁闭期间，我看到玻璃上贴着诋毁大法的话，将玻璃砸碎，被四大队中队长乔晓霞扇耳光。


二零零一年七月，我再次去北京上访，被友谊大街派出所接回后，被送石家庄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约五十天左右。在看守所里我因不穿号服、不背监规，被上手脚连铐十几天，一个年轻女警察往死里打。我身上长满了痱子和疥子。


五十多天后，被友谊大街派出所又非法劳教三年，送进石家庄劳教所二大队。因不穿号服，不放弃信仰，警察强制不让我去厕所，不准和人说话，并由犹大吴玉霞、尚正典二十四小时监控。我撕毁犹大的文章，被二大大队长赵志谦（已遭恶报身亡）打脸数十次，抓着头乱撞数次，并使劲儿揪头发，头发一撮一把的被揪掉；铐在暖气管上，不让睡觉，致使头皮与脑骨分离，头沉、头胀，血压高达230以上。后石家庄劳教所怕承担责任，二零零一年底，被家人接回。


二零零二年，我又一次去北京上访，被友谊大街派出所再次直接劳教，送进石家庄劳教所四大队。因我不配合他们，恶警二十四小时不让睡觉，几个犹大轮班熬（叫熬鹰），罚站，不让我和人讲话。我不配合在院里大喊“法轮大法好”，被四大队中队长乔小霞毒打，满嘴流血。警察指使犹大给我的饭里偷偷放小白药片和黄药片，吃完饭后，我的头飘飘的，有时沉沉的，从没有的那种感受，很多事都想不起来。


在里面我被当成重点迫害，大会小会被点名侮辱人格，讽刺挖苦，损招用尽一起上。警察、犹大一起迫害，导致我精神恍惚，身体消瘦，并且还被长时间强制奴役，包筷子、剪鞋帮、糊纸盒，连续两天两夜不能睡觉，经常剪着剪着就睡着了。一次次的被精神虐待和残酷迫害，致使我身心受到巨大的伤害。


常年被骚扰


二零零八年，中共邪党以“奥运”的名义实施骚扰。


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我因讲真相再一次被红旗大街派出所绑架，并被抄家，之后，被送石家庄拘留所拘留十天。


二零一五年三月、四月、五月，石家庄友谊大街派出所、居委会因去年讲真相的事三次上门骚扰我。


十六年来，我经历了太多的残酷迫害和精神虐待，总共被非法关押二十多次、曾两次被迫流离失所、一次被停发工资、三次非法抄家、一次非法送精神病院、两次非法劳教（合计三年多）、一次非法判刑。我的女儿心灵受到很大的压力和创伤，无法正常上学，连工作都不敢在我们身边，她再也不愿看到我被关押和迫害。





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001-201-625-6301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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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我是二零一二年五月走入大法修炼的新学员，今年四十四岁，在国企中石油某化工厂当工人，工作三班倒。


我们班组里包括我共有七个工人，分别以A、B、C、D、E、F、G作为代号。到二零一四年除班长A和一名五十多岁的老师傅B外其余五人都“三退”（退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共青团和少先队）了。


二零一四年秋天的一天，我上白班。C因家里有事请假未来上班，经工段长K（没三退）同意请另外班组的工人H替班。工段长一早安排了两项工作：


一、院内某处施工，用吊车装卸材料，需要一名施工监护人员，班长A安排我（代号G）去监护；


二、需要把一百五十多桶浓硫酸从地上运到四米高的池子里去，除我外六名工人全部参加干这个活。因劳动强度太大，工段长便弄来一个滑轮和一根棕绳，就在池子上安了一个支架，用滑轮往上吊装满浓硫酸的塑料桶（约三十至四十公斤重），两个人在上面接桶，四个人在下面拽绳子。A安排体力较好的E和F在上面接桶，A、B、H、D在下面拽绳子。


干了两小时左右，提上去一百桶左右时，工段长K来到现场说：兄弟们辛苦了，谁累了，我换换他。于是D便到一边休息去了。又提了十多桶后，在把一桶提到池子上要接桶时，突然装满浓硫酸的桶脱钩从四米高空掉下，摔碎了，在下面干活的班长A、老师傅B、替班工人H、工段长K都被烧伤了。 


六人作业四人烧伤，可明真相的工人都由于各种原因，阴差阳错的躲过了这场灾难：C（请假）、D（由K替代正在休息）、E（在上面）、F（在上面）G（我不在现场）。


事实告诉我们：明真相、做三退得福报真实不虚。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在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韩之际，韩国法轮大法佛学会在首尔中共大使馆前召开记者会，告诉公众目前的诉江大潮，同时呼吁驻韩中使馆官员认清形势，再也不要做中共帮凶。


迫害法轮功者将一一受到法律制裁


在当天的记者会上，韩国法轮大法佛学会发言人吴世烈博士表示，近两年来，中共当局以反腐名义抓捕和法办了周永康、徐才厚、李东生等中共高官，这些人都是迫害法轮功的帮凶，说明曾经追随首恶江泽民参与疯狂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都将一一遭到法律的制裁，这应该说是报应。


全球兴起诉江大潮


他指出，在中国大陆劳动教养制度废止了后，自今年五月一日开始，大陆法院实施“有案必立，有诉必应”的登记制度后，“全民告江”进入新的阶段。从五月底到十月二十四日，明慧网已收到十九万二千八十七名中国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递交给中共最高检察院、法院的诉讼状副本。


中共官员应认清形势　勿再充当迫害帮凶


吴世烈博士还指出，一直以来，驻韩中使馆官员在法轮功问题上，对韩国的公务员进行了造谣和歪曲宣传，导致韩国高层对法轮功的真相并不了解。借今天这个机会，希望中使馆官员认清形势，再也不要妨碍韩国国内法轮功的活动，不要再充当中共帮凶。


记者会当天，很多中国游客停下脚步观看，有的还用手机拍照，有的接下法轮功学员分发的真相传单，有的还在现场三退（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





 被关押二十多次　罗智慧控告首恶











